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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君姚珑

金刚台里长精神

又到西河，又到金刚台里的西河，心
境如秋景沉重又萧瑟。

不是来旅游，不是来享受西河大峡
谷的山重水复满山红叶遍地黄花，也
不是来西河漂流赏西河奇石品西河茗
茶……我径直来到西河的响龙潭边，

响龙还在做错事后的悔恨呜咽。 随手
掐一把山菊花投入幽深的潭水， 燃一
炷心香，作深沉的薄奠。

金刚台呀，有奇石纵横，形似金刚。火
山地貌与花岗岩地貌相依相偎，新老构造
运动遗迹星罗棋布，仰视为峰，俯视为岭，

平视为墙……还有那三岭二河， 鸣泉幽
潭，茂林修竹，新老茶园……金刚台国家
地质公园以无穷魅力吸引远近游客。

时间定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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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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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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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高三学子程长江从家乡
商城县汪桥镇程家湾来到心仪已久的金
刚台国家地质公园，正沉醉于西河美景，

忽然传来“救人啦”的呼救声，三个玩耍
的小孩儿不慎滑落响龙潭中。 程长江跑
过去不顾一切地跳入深潭， 先后救起两
个女孩， 终因体力不支不习水性沉入冰
冷的潭底（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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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
13:

50

央视新闻频道）， 谱写了又一曲英雄
壮歌。

金刚台呀，是一座英雄的山。秦始皇

修长城曾来这里赶石填海； 大禹曾来这
里治水；战国的苏秦曾来这里实地考察，

确定了金刚台的重要战略地位； 楚汉和
隋唐宋元，这里是拼搏厮杀的古战场；元
朝末年，这里是抗元起义军的根据地；民
国三年， 白朗义军在这里沉重地打击了
北洋军阀的统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红四方面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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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相继长征后，

商南游击大队便衣队和妇女排带领红军
留下的伤员， 穿梭在金刚台的崇山峻岭
溪涧洞群，英勇机智地同敌人斗争，坚持
大别山三年红旗不倒；抗日战争时期，这
里是大别山阻击战的主要阵地。 第五战
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临前线慰问抗日将
士，夜宿这里……

金刚台呀，重峦叠嶂，气吞云霄，英
雄事迹层出不穷感天动地， 铸就巍巍金
刚台之魂。我们所说英雄精神，实质上是
奉献精神。在这个物化的社会，多少人追
名夺利鲜廉寡耻猥琐颟顸……真的需要
精神的钙质。英雄的金刚台呀，真的值得
我们流连敬仰。

不是来旅游， 无意这里的“金浆涧
水”“中流砥柱”“书山梦笔” ……但有一
个地方是非去不可的， 那就是“橘井泉
香”。

相传西汉淮南王刘安的辅臣苏耽在

金刚台里寻医问药，他医术精湛，为人治
病不收报酬，被列仙班。 成仙之前，他嘱
咐母亲，明年将有瘟疫流行，到时可用井
中的泉水泡橘叶来救治。 说罢乘仙鹤而
去。 来年果然瘟疫流行，母亲依计而行，

活人无数，被传为佳话。

顺着蜿蜒的田埂，来到西河———西周
子安国治下子安河边一个叫玉皇阁的小
山村， 终于见到了理想中的那口千年橘
井。 探望清澈的井水，我闻到一股沁脾的
清香，虔诚地掬一捧圣水，能感受到彻心
的温柔。 井旁两位整麦地的老人对我说，

凡是饮用这口井水的人从不得肝炎、肺结
核等传染病。 更让人称奇的是，该井虽坐
落在两块水田之间，但井中之水却比田中
之水高出大约

1

米，据说四季盈满。

自橘井南行约
400

米， 子安河边有
对峙的两块巨石，直指苍穹。双石上有两
个深深地足印，历久弥新。传说这就是苏
耽踏石骑鹤飞升之处， 也就是金刚台里
苏仙石乡名的由来。 苏耽以慈悲之心活
人济世， 得以飞天成仙， 是他精神的升
华，也是世人美好的愿望。

作为后来者，从医圣祠到橘井泉香，

从繁华的城市回归偏僻的乡村， 无不寻
求的是精神之旅。 然而在医患关系相对
紧张的当下，医生成为高危职业，常常纠
结于医疗纠纷。为减少医疗纠纷，常常过
于规避医疗风险。 苏仙啊，在您的面前，

我自觉畏缩渺小。

见贤思齐，英雄的金刚台呀，我的精
神在你的胸怀里得到升华， 我的灵魂在
你的胸怀里得到净化！

咏信阳茶岛（新声韵）

钱云飞
茶绿鳞鳞碧水中，浮桥泛影映山红。

怡情万种喷泉绕，亭榭源催梦胧。

极目《魅力信阳山水图》

钱云飞
浩气壮观云水碧，茶园溪绕浪沧图。

明珠越秀情中隐，草长莺飞满眼收。

静待莲花开

依荷听雨
静静地等待春来
莲叶碧绿如裙是我的期待
在沉寂酝酿的百年之后
我用心倾听你对我的表白

静静地等待夏荷开
小荷尖尖中深藏着我的爱
淡淡的馨香散发着我的思念
你是我守候的那座莲台

静静地观夏荷枯败
我的灵魂又一次揉碎难挨
我知道那是为了那份让我百转千结的缘
冥冥中你的心还在

静静地我的心已无奈
一年一年留下的是相思的债
悄悄地低下头藏起了我的花瓣
等你思念把期盼深埋

厨娘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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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以来，每天晚饭过后的一碗冰糖梨水
成为我和老公的“新宠”。一颗梨，几粒冰糖，两
勺蜂蜜，简单、健康，看着食材在锅中翻滚、沸
腾，一边喝着梨水，一边聊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天的烦恼与疲惫一扫而光，扑面而来的是甘
甜和幸福。

婚前，一直遥想自己好歹也是个文艺女青
年，不可能沉沦堕落于一日三餐、锅碗瓢盆之
中，婚后在老公别有用心的“蛊惑”之下，不知
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然开始慢慢习惯我的
厨娘生活，享受属于我的一亩三分地。

老公很聪明，或者说很狡黠，从一开始各
种失败的成品开始，他从来不正面批评，总是
说“不错，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没娶错人”，让
我乐此不疲地继续钻研，甘愿“自此长裙当垆
笑，为君洗手做羹汤”。

慢慢地，我的厨艺有了大幅度进步，也有
了自己的拿手好菜，有时候看着家人津津有味
地吃着自己做的饭菜竟心生一种无法言表的
满足感与成就感。 老公生日的一盘鱼香肉丝、

相识纪念日的牛排意面，甚至平日里一份最最
普通的青菜豆巾，通过烹饪、摆盘，都能让我们
收获享用食物最原始的感动与愉悦。

想起小时候生病时妈妈煮的那一碗白米
粥，今日回想起来，似乎仍能闻到从遥远时光
传来的细糯与香甜，突然明白有时候我们喜欢
的不仅仅是做饭，而是饭菜中那一份感情的传
达，那一种属于做饭人与吃饭人之间的特殊交
流，那仅仅存在于我们之间最珍贵的情感记忆
和生活体验。

有人说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愿你我
都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亲情的真挚、爱情的
美好，细细品味幸福人生的真谛所在。

徐韵雯市井写真

诗品时空

黄森林南湖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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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被一粒野绿豆击中， 我还
没有清楚地意识到， 原来我就端端正正
地坐在故乡的土地上，而不是在梦里。 此
时此刻， 我正专心致志地坐在大堰的堰
埂上垂钓，面对大堰清澈的碧波，我竟然
有些太过入神， 我知道我钓的不仅仅是
鱼，也许还有很多东西，譬如时光、童年、

奶奶、老屋等。 就在我走神的时刻，我的
脸颊突然被一个很小的不明物体轻轻击
中，我有些猝不及防，一个愣神，随即找
到了落在我衣服的一粒野绿豆， 显然就
是它击向我的。 我用手轻轻地搓捻着这
枚黑色的坚硬的野绿豆， 心底油然而出
一种久违的感觉，是那么亲切那么真实。

这时， 我的耳畔传来了一阵噼噼啪啪像
放鞭炮一样的脆响，我四顾了一下周遭，

才发现堰埂上到处都是野绿豆的藤蔓，

在阳光的照晒下， 它们成熟的豆荚自然
爆裂，发出爆炸的声响，并把那些包藏已
久的果实，子弹一样弹射出来。

这粒野绿豆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
下， 一下子就击中了我最为敏感的神经
末梢， 也一下子就让我置身于实实在在
的故乡。 我放下鱼竿，慢慢地打量着眼前
亲切的土地。

不远处便是静静横卧着的东茂山，

在秋阳斜晖地照耀下， 显得是那么庄严
肃穆。 东茂山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我们在
那里放牛、抽茅针、奔跑、嬉戏，它博大宽
厚的胸怀里记录下了我们太多的故事太
多的喜怒哀乐。 去年临村的一个暴发户
因为修路，居然打起了东茂山的主意，开
出了优厚的条件，愿意出钱买下东茂山，

在那里建一个石料厂。 东茂山其实也就
是一座石头山，如果把石头都弄走了，那

么东茂山将变成一座空山而荡然无存。

好在村里人最终禁住了诱惑， 东茂山这
才依旧安卧在那里。 蓦然想起了电视剧
《马向阳下乡记》里刘玉彬花钱要买大槐
树一样，如果没了大槐树，大槐树村肯定
就会少了什么， 人们就找不到精神的寄
托。 大槐树也好，东茂山也好，那里有人
们太多的记忆， 太多的情感， 太多的乡
愁。 大槐树和东茂山一旦失去，将是永远
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东茂山往下，是低矮的坡地，那里便
是全村的菜地。 村里有几位妇女正在菜
地里劳作。 隔着一大片稻田的距离，我仍
可以清楚地听到她们的谈话声。 农村妇
女总是率真随性，从不遮遮掩掩，想啥说
啥。 我听得出这次她们谈论的话题，是跟
我侄子的婚事有关， 这也是我这次回乡
的目的。 她们谈论的是婚期、彩礼、三金
等。 大家的菜地都是连在一起的，菜地也
是大家彼此交流的舞台。 谈话桑麻、交流
菜经、议论乡情、感慨风俗等，小小的菜
地是一方情感的宣泄地。 看着她们我突
然就想起了奶奶在菜地里忙碌的身影，

想起了那一畦畦养育过我的瓜果蔬菜
来， 想起奶奶每次都摘得满满一筐子菜
蔬，自己提不动，而喊着我的乳名，让我
帮她提筐子的情景。一切仿佛如昨。我下
意识地朝着我家菜地的方向看了看，那
里只是一片秋草萋萋。 我在想，奶奶如果
在世，今年该是整整一百岁了。

菜地以下， 便是一片平畴， 一片沃
野，那里是故乡土地最富饶的地方。 那里
种着一年两季的庄稼， 种植着全村人的
劳作、汗水、情感、希望和幸福。 稻谷刚刚
被收获， 稻田里剩下的全部是灰白色的

整齐的谷桩， 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的稻草
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 往年的这个时候，

该是全村人在打场打稻了， 那时会是大
人小孩齐上阵，一派繁忙景象。 可如今一
切都交给了收割机， 收割机从稻田里走
一趟， 那些稻谷都会乖乖地跟着它一起
回家，省时省力省事。 望着那些齐刷刷的
谷桩，我眼前就不由幻化出儿时的场景，

每当稻谷被收割后， 我们都会在清晨
着露水，在稻田里拾穗，我们在分开那些
湿漉漉的谷桩不停地搜寻着， 一任那浓
重的露水打湿球鞋，打湿裤腿……

稻田和我之间就是宛若玉带一样的
大堰小堰了，它们蜿蜒曲折流向远方。 它
们取之不尽的水源浇灌着两岸的庄稼，

把两岸的土地喂养得又肥又壮， 它们养
育了满堰的鱼虾虫蛇， 养育着全村的鸡
鸭猫狗，也养育着全村的大人小孩。 它们
是整个村庄的生命之源， 它们也一直在
我们的血液和梦里汩汩流淌。 现在我正
坐在它们的身边， 感受着它们带给我的
那份如水清凉、如歌岁月、如诗情怀。

我的身后便是我的村庄。 村庄还是
往日的村庄，老井、老树、老屋，还有后山
的老坟。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那么熟
悉而亲切，让人怀念、回味、感慨。 我知
道，不论时光走得再远，我永远也走不出
故乡的缠绕和羁绊。

我知道，这个秋日的下午，在故乡，

即使不是一粒野绿豆， 如果换成一粒稻
谷、一枚草芥，或是一只花大姐、一只秋
蝉，它们照样会把我击中，把我对故乡的
那份情感击得支离破碎、无处可藏。

被一粒 击中

野绿豆

丁大成笔端流云


